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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草根戏曲艺术的超越之途
——析贵州花灯剧《月照枫林渡》

业今，越来越多的观众特别是青年观众早已远离剧
----I场，古老的戏曲艺术不可避免地陷入了前所未有
的困境。纵观新时期中国戏曲的发展脉络，如京剧、昆

曲等大剧种尚且难逃低谷，似花灯戏这样的地方剧种

处境之尴尬，更不言而喻。如何才能将继承与创新和谐

统一?如何才能提升地方剧种的艺术生命力?这是戏曲

艺术界亟需应对的两大难题。贵州省花灯剧团经过反

复研讨和修改，复排了梅花奖获得者邵志庆领衔主演、

曾在贵州花灯剧史上惊鸿一现的大型花灯剧《月照枫

林渡》。该剧人选第二届全国戏剧文化奖优秀剧目调演

暨纪念建党90周年演出剧目，演出大获成功，并一举

荣获“第二届全国戏剧文化奖”等七个奖项，赢得了专

家的盛赞和观众的肯定。

一、对人性的深入挖掘和对“真善美”的极力彰显

中国戏曲长期担任着“高台教化”的使命，在特定

的历史时期．大量反映劳作生活和英雄形象的作品干

篇一律，充斥着概念化、公式化、简单化的人物和情节。

改革开放后，社会开始转型，人们观念的开放、视野的

开拓和创作环境的日益宽松使戏曲创作开始重视艺术

规律，注重人物、人情、人性的刻画。《月照枫林渡》(以

下简称《月》剧)就是一出超越表象、沉人生命之维、深

入灵魂、叩问心灵、切入文化深层、展示人物的人格魅

力、追求审美价值的新剧。该剧塑造了三个主要人物：

枫林酒窖的女主人刘荷荷、男主人林玉儒和裕丰酒窖

新来的调酒师月妹。整个故事围绕着月妹在裕丰酒窖

崭露头角、技惊四方展开。有三条线索推动剧情发展：

一是月妹的生世之谜，二是刘荷荷内心的煎熬和纠结，

三是林玉儒对月妹不可言诉的情感和对刘荷荷难以释

怀的怨恨。三人的关系扑朔迷离，随着剧情的展开。悬

念被一点点揭开，真相呼之欲出⋯⋯按照传统的剧作

手法，该剧应被渲染得枝蔓丛生、百转干回，然而剧作

者并没有遵循惯例将观众的视角引领到复杂的情节脉

络中，而是另辟蹊径，有意淡化外在矛盾，使焦点聚集

在人物内心的情感挣扎上。纵观全剧，其中并没有道德

的说教，也没有是非黑白的定论，在特定的历史和时代

背景下，每一个剧中人都闪耀着独特的人性之光。可以

说，全剧善于在戏中刻画人物的内心矛盾，极力彰显人

性的“真善美”。女主人公刘荷荷是一位典型的封建社

会大家闺秀，她与林玉儒的结合无关感情。基点是在门

当户对上。本来她也应该像封建社会千千万万的妇女

一样过着平平淡淡、相夫教子的生活，但林玉儒和丫鬟

梅香那一段不容于世的恋情使她从此陷入“水深火热”

之中。面对这一切，她屈而不辱，怨而不恨，善良的本性

战胜了妒意，在为梅香向老夫人求情未果后，她乔装打

扮，资助梅香远逃，却想不到这一片善心换来的是丈夫

十几年的误会和怨怼。为了顾全大局、保全老夫人的名

声，她忍气吞声，默默承受丈夫的如冰冷漠，将满腔柔

情转化到枫林酒窖的经营上⋯⋯林玉儒与梅香之女月

妹的出现，对刘荷荷而言既是偶然也是必然，从送走梅

香那一刻起她就知道。终究会有这么一天。作为三个人

之中唯一知道真相的人，刘荷荷陷入了两难之境。一方

面是月妹寻恩意坚，林玉儒认女情切；另一方面是一旦

他父女二人相认，自己又当置于何地，何去何从?在反

反复复的犹豫和挣扎后，她成全了父女二人的相认，也

完成了人性的自我升华。刘荷荷这个人物身上显现出

的坚韧、隐忍、退让和宽恕可以理解为封建社会妇女必

须恪守的道德戒律，从这一层面上而言，这些传统美德

也许都是“被动的”，但其人性真正的闪光点在于她先

是敢于违背封建家长(老夫人)的意愿，救助情敌梅香，

后又撇开心结引领丈夫和月妹相认，这份善良不是封

建礼教赋予的，而是人性的自然流露。在戏的最后，在

林玉儒和月妹的苦苦哀求下．刘荷荷从绝望中走出，重

新融入这个她苦撑了多年的家。然而，她逝去的青春和

情感绝非这迟来的道歉所能弥补。她的接受是一种宽

容。也是一种无奈⋯⋯观众在刘荷荷身上感受到的就

不仅仅是封建社会束缚在妇女身上的道德纲常，而是

更深层次的人生况味。

再来看林玉儒，这个人物有其独特的矛盾性。他生

长于典型的封建大家庭，却怀有一颗向往自由的心。虽

然被迫接受了包办婚姻，但却依然不顾一切与丫鬟梅

香相恋。东窗事发后，老夫人将梅香驱逐，不明就里的

他将满腔怒火发泄到了妻子刘荷荷身上，并把“冷漠”

当作武器。造成了两人婚姻的名存实亡。林玉儒本可三

妻四妾，但他却全心全意地爱着身份低微的梅香，这份

爱纯粹到不容分给刘荷荷一丝半点，也正因如此，他和

梅香注定以悲剧收场。因为站在他们对立面的不仅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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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荷荷，也不仅是老夫人，而是整个封建社会。林、梅、

刘三人的关系本无善恶之分，没有婚姻的爱情和没有

爱情的婚姻同样都是身不由己。然而，在失去梅香后，

林玉儒，这个曾向封建礼教竭力抗衡的男人却不自觉

地行使了封建男权，在精神和生理上对妻子“实施”了

十几年的冷暴力。这也体现出其人性的矛盾之处。

与男女主角相比。月妹这个人物则简单得多，出场

时便已是裕丰酒窖的调酒师，年轻貌美、技艺高超，深

受老板的器重和大家的喜爱。虽然她身世坎坷、颠沛流

离。但母亲无微不至的爱赋予了她乐观、积极和善良的

性格。母亲过世后她只身来到枫林渡，为的是圆一个寻

根和寻恩之梦。月妹的出现打破了刘荷荷平静却乏味

的生活，促使她在经过复杂的心理斗争后用豁达和宽

容赢得了丈夫的理解和忏悔，最终拨开了婚姻生活的

阴翳。可以说月妹就像是一轮明月照亮了枫林渡，她是

“真、善、美”的形象化身。

《月》剧的闪光之处正在于它摒弃了符号化的图解，

紧紧把握人情人性，真正切入了人物命运的深层内核，

特别是塑造了刘荷荷这个典型化的形象，用女性在特

定历史环境中所发挥出的超常能量，表现其极强的韧

性，展示其高尚的人格力量，从而使整出戏充满了人情

美和人性美。

可以说，该剧从人性与心灵的层面拓展了人物形

象塑造的维度和深度，打破了扁平人物的藩篱，使花灯

剧的草根形态得到了百炼成钢的转化，使其艺术性、典

型化得到了丰富和提升。

二、花灯的艺术形式和戏剧形态的有机结合

从祭社与元宵社火中的歌舞及明清时曲演变而来

的花灯剧，在艺术形式上有三个特点：歌舞性、生活性

和灵活性。花灯在从歌舞形态转化为戏剧形态的初期，

节目中就有了戏剧情节与戏剧性的人物。然而节目的

核心却往往还是歌舞，戏剧情节与人物都将服从于这

个核心。往往以歌舞表现为目的，而情节与人物反倒成

为了手段。

贵州省花灯剧团成立以来，新老艺术家不断实践，

大胆进行一系列探索，大大促进了花灯的戏剧化，把花

灯剧的核心从歌舞表演转移到了戏剧本体。然而，花灯

根植于民间。生活化的语言特色和载歌载舞的表演手

段制约了花灯剧的表现范围，擅长表现传统小戏、农村

题材和喜剧闹剧，在内容上大多反映下层人民的生活

与心态，缺乏对重大题材以及社会、人性的深层挖掘，

舞台上也鲜有大作支撑。

当前花灯戏创作所面临的首要问题就是如何解决

嬉闹和庄严、草根和殿堂、形式与主题的矛盾。民间生

活气息浓厚是花灯戏的长处，观众常常因为戏里表现

的生活多姿多彩、扎根于民而倍感亲切。但如完全照搬

传统花灯的套路。将无法呈现该剧发人深思的主题。而

《月》剧则打破了这一僵局，它勇敢地挑战家庭伦理道

德。并始终贯穿着对人性的深切关注。剧中，花灯歌舞

紧密穿插于戏剧情节之间。并利用“品酒”“贺喜”“结

亲”等段落凸显花灯元素。让动的“灯”和静的“剧”有机

融合，使该剧冷热场得以交替，节奏流畅，灯韵十足。

除此之外，该剧在唱腔设计上，以传统花灯腔调为

基础，吸收了许多姐妹艺术的音乐创作手法，对传统的

花灯音乐进行了大胆革新，使全剧音乐张驰有度，意境

深邃，无论是对特定环境的描绘，还是对人物错综复杂

的情绪表达，都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在音乐及唱腔伴

奏上，曲作者充分运用民族民间音乐元素，巧妙地将乐

器的音色进行组合，达到动中有静、静中有动、动静结

合的效果，使音乐的调性关系、声部组合、音乐元素得

到升华。形成多层面的立体音响空间。如第一场中枫林

渡系列人物亮相时载歌载舞。采用了纯粹的花灯音乐

元素，渲染出兴奋、热烈、欢快的氛围，展现了浓郁的地

方风情。第二场描写刘荷荷情感的音乐又显得哀婉、凝

重，刻画出一个女人若干年苦守的辛酸和无奈。之后在

描写刘荷荷内心世界的音乐中，曲作者在传统腔体联

用的基础上，又融入了现代音乐的创作技法，使女主角

的感情宣泄层层推进直到高潮，营造了一个彰显人性

的诗境。在最后一场，刘荷荷身着嫁衣，决定牺牲自己

成全林、月两父女相认时，凄婉、高昂、回旋跌宕的音乐

唱腔更烘托出这个女人泣血的内心独自，令观者无不

身临其境、潸然泪下。

由此可见，作为草根戏曲艺术的花灯剧，通过继承

与创新，可以获得发展与超越的强大生命力和感人的

艺术魅力。

三、本土酒文化底蕴的巧妙导入

酒在中国戏曲中是不可缺少的重要元素，有许多

戏都是以酒或醉酒构成全剧的主要情节。翻开中国戏

曲史，以酒为题演绎大干世界的斑斓传奇、以酒为由推

波助澜激化戏剧冲突、以酒助兴体现人物特性的剧作

众采纷呈。然而，以酒为文化背景，提升戏剧本体文化

内涵的戏尚不多见。造成这种情形的原因可追溯到中

西戏剧的起源上。西方戏剧起源于酒神祭典，带有浓厚

的宗教色彩。神秘的、幻想的、悲剧性的基因多。中国戏

剧的起源，虽也和一定的宗教仪式有关，但俳优活动、

角抵表演等却主要是人们的娱乐性活动，现世的、技艺

性的、喜剧性的基因多。

花灯戏作为中国戏曲的一脉分支，是贵州的一大

剧种。而贵州作为国酒之乡，酒文化可谓源远流长。如

何才能将酒与戏剧真正结合，不流于浅表?《月》剧作出

了大胆尝试。该剧不再遵循传统花灯重形式不重内容、

以喜剧题材为主而缺乏重要主题的特点。不把噱头放

在“喝酒”“品酒”“醉酒”“闹酒”等戏曲舞台惯用的表现

程式上．转而追求和挖掘酒文化的深层内涵。该剧在保

存花灯艺术特点的同时汲取了西方戏剧特有的悲剧性

基调和强烈的人文主义色彩，将贵州深厚的酒文化底

蕴巧妙地融入剧情，从而勾勒出一幅独特的酒乡画卷，

铺陈出发生在这里的一个关于坚守与宽恕的故事。该

剧序曲的最后，洒坛里“滴答、滴答”的声音传递给观众

的不仅仅是酒声，更是与酒息息相关的眼泪与人生，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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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剧韵味十足。

这样的舞台展现也昭示了，作为草根艺术的花灯

剧，其酝酿演绎是苦而漫长、苦中带甘、值得回味的过

程，更需要广大文艺工作作者用心去酿制、提炼，以使

其不断发展、超越!

四、值得商榷和有待调整之处

尽管《月》剧为贵州花灯剧取得了创造性的突破，

但纵观全剧，仍然存在值得商榷和有待调整之处：

(一)对人物性格的剖析与挖掘不够

如刘荷荷若干年来独自支撑摇摇欲坠的家业，忍

让丈夫日复一日的冷漠和游手好闲的基础是什么?支

撑她的仅仅是封建伦理的条条框框和性格中的那份善

良吗?当新婚之夜的喜酒变成苦酒，青春变成苦守，仅

仅用“善良”作为一个女人承受这一切的理由是不够有

力的。若能将刘荷荷身上的坚韧从性格层面提升到信

仰层面上。针对她把对丈夫的感情转移到枫林窖的酿

造和经营上，设置一些唱词，如“我嫁的不是人，而是

酒”⋯⋯演唱时增加一段痛苦的、挣扎的“醉酒”，让观

众感受到这个女人在冰冷的生活里依然心怀如火的赤

忱。这样的处理会让这个人物更有灵魂和张力。也更感

人肺腑。而林玉儒这个人物也不应该只呈现出颓靡和

一无是处的状态。只有至情至性之人才会为情弃世。剧

中他大部分时间均是沉溺在对往事的追忆里。而没有

为这段感情作出实质性的努力。比如为什么在这么多

年后他才重新去寻找梅香母女?在见到月妹时，那种似

曾相识的感觉应该立刻让他产生触电般的激动，而对

月妹那种说不清道不明的喜欢也应该再渲染得强烈一

些。

据说，在《月》剧形成之初，女主角本是月妹，后编

剧嫌枝蔓复杂不利表现，便以刘荷荷取而代之。在这一

版的剧中，月妹到了后面几乎成了一个符号化和道具

化的人物，她身上“真、善、美”的象征太过明显，缺乏真

实可信的七情六欲的支撑，对剧情发展没有起到真正

的推动作用。如若让其在“寻根”过程中先是误解刘荷

荷，再在“寻恩”过程中理解刘荷荷，这样会不会使剧情

更加好看。也更加促进剧中人物性格的丰满?

(二)某些情节设置上略有牵强之处

如月妹为什么一出场就已经是酿酒大师?仅仅因

为她是名师高徒吗?是否可将梅香的身份设置成不仅

是丫鬟，也是酒师之女、酿酒好手，她离开枫林窖后一

直以酿酒为生，维持母女二人的生活。那么经过18年

的耳濡目染和巴蜀名师的传授。月妹能在小小年龄就

身怀绝技，也不足为奇了。又如为什么18年来林玉儒

会一直误会刘荷荷，即使二人同床异梦。也免不了朝夕

相处，难道就一直没有机会说出真相吗?刘荷荷隐瞒真

相的原因只是为了不让丈夫迁怒和怪罪去世多年的老

太太吗?这种封建愚孝的理由也太牵强了一点，难免使

观众的审美情感打结。此处可通过唱词或者剧情给观

众一个交代，即不是不说，也不是没有机会说，而是几

次鼓足勇气欲说都因为这样那样的理由被打断。再如

裕丰窖的掌柜唐二带领灯班给刘荷荷开财门，祝贺枫

林窖成功当选博览会参展酒的情节更显不妥。作为长

期与枫林窖进行商业竞争的裕丰窖老板，唐二不可能

不了解这种竞争的残酷性，更不会在自家洒酿已更胜

一筹的情况下拱手让出干载难逢的商机。这段情节的

设置完全是为了凸显“唐二”这个行当。于情于理不合，

是硬把花灯元素和戏剧本体拉扯到一起而产生的一处

硬伤。除此之外，两家酒业的竞争也没有描写出来。月

妹“品酒”对戏剧冲突的发展、谜团的发现和揭露并没

有起到太大作用。如果在两个酒坊的较量上再做点文

章，增加一些新的矛盾和冲突，或能使戏更加引人入

胜。最后，剧的末尾，月妹叫刘荷荷“妈妈”，林玉儒叫她

“荷荷”，这两声呼唤都太突然了一点。好像是为了戏而

叫，在情感上欠缺铺垫。笔者认为这里可以改成递进式

的呼唤。如月婊可先叫“林夫人”“刘妈妈”，最后再叫

“妈妈”；而林玉儒则可先唤“刘荷荷”“夫人”，最后再唤

“荷荷”。这样层层推进，更利于人物情感达到高潮，也

让观众更容易入戏和接受。除上述所言不妥之外．该剧

在花灯元素与剧情的结合上处理得不够妥帖，如月妹

用手指品酒虽有一定程式，但是不够丰富，可再加入一

些花灯身段上的元素。特别是剧末大团圆时花灯歌舞

的切入也显得有些突兀，破坏了整场戏的基调。

(三)舞美太过写实，缺乏戏曲舞台应有的虚拟性

和写意性

中国戏曲的舞台。不是对世界本源的再现和映照．

而是对世界本源一种主体情绪的渗透。它以象征化的
手段和抒情的方式表达人们对世界的感受和体验。从

而呈现出一种与客观世界“形离神合”的状态。展现出

戏曲时空“大象无形”的美学特征。反观《月》剧，其舞美

摒弃了这种抒情和写意。片面地追求大制作的写实和视

觉上的震撼。首先，舞台两边固定的景致贯穿全剧，不

但显得死板，也令观众不能明显感到场和景的转换。那

个固定的木楼在整出剧中多次发挥作用。代表了不同

的地点。但因为外形一成不变，难免让观．众产生视觉混

淆。若作出适当调整，如升降、推移，或是在局部增加灯

笼、对联等细节，可能会更加明确舞台场景转换的概念。

其次，作为一部充满诗意的戏剧，该剧的核心舞美也应

该与全剧的基调相符。可是，作为核心的“月”“枫林”和

“渡口”均没有达到空灵和弥漫诗情画意的要求。其中

“月”的制作太过粗糙和简陋，硬生生地挂在舞台上空。

缺乏美感。“枫林”又仅仅采用映画，缺乏立体感，与浮

雕式的舞台格格不入。“渡口”也显得太僵硬和写实化，

没有抓住“水”的灵气，缺乏为剧情推波助澜的意境。

(四)整台演出的舞台音响效果有待提高

舞台音响的综合过程是十分复杂的．它是技术与

艺术、主观与客观诸多因素的综合过程。我们知道，无

论是自然产生的音响还是人为产生的音响，都会经观

众的听觉器官引起某种主观感受，并由此在理性上形

成听觉概念。特别是戏曲欣赏，观众不仅是在看戏也是

在听戏，音响效果的好坏，直接影响一(下转第3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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念，而人物性格也在其中展现出来。所以说这种推到极

致又是为了充分表现人物性格为目标的，其前提是合

情合理。郑怀兴把这个极致的构思方法一以贯之的坚

持下来，使得他的戏戏剧性很强，又充满机趣。比如在

《傅山进京》中，傅山不愿意见康熙，更不愿意下跪；作

者就设置这样的情境，康熙祖母病了，请傅山医治。治

病救人是医生的天职，傅山不能推辞；但傅山看病必须

进宫，一进宫遇到康熙，是跪还是不跪?这个局太巧了。

充满了悬念，人们都为傅山捏一把汗，而最后傅山以辨

发辩证来诊断，从容地化解了这个陷阱。

内心冲突的外化来表现人物的内心世界。这也是

郑氏戏曲编剧的一个特色。所谓内心冲突的外化。就是

在表现人物内心冲突时，不是仅仅用独自抒情的方式．

而是借用某个类似幽灵、虚化人物来对唱的形式表现。

如在《新亭泪》第四场中，周伯仁面对动荡不安的局面，

是激流勇退还是知其不可为而为之，内心陷入激烈冲

突。作者在创作到这一场时。“如果这种内心冲突只让

周伯仁用唱词或道自来表达，我应该如何，不应该如

何，就显得单调无味了”。因此他先是来一白鹤。再来一

个神秘的渔父，让周伯仁和渔父对唱，实际上渔父就表

现了周伯仁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积极担当精神的一

面。郑怀兴戏曲创作中，经常用上这种手法，典型的仍

然属《傅山进京》一剧，虽然傅山准备明日以死相拼，维

护自己的尊严和气节，但“傅山我命虽孤寒情却热。怎

忍心舍下子孙赴黄泉”，他也在犹豫，在徘徊。这时候亡

妻张静君幽灵出现，与傅山有大段的对唱。这一场的设

置，把傅山的情的一面展现出来，热爱人生，多情重义，

丰满了傅山的人物形象。而在对唱中。傅山也化解了自

己的压力，坚定了自己的信念。类似的还有《青藤狂士》

中竖子甲、乙两个舞台形象来表现徐渭的精神分裂。

最后，值得一提的是《戏曲编剧理论与实践》中写

自己经历和感悟的文字，率真朴实，非常感人，所以这

部书也可以看做郑氏的本色写照。作者创作中遇到的

困惑，不成熟作品乃至失败的经验都直率地表达出来，

与朋友同行之间交往的记载也颇为感人。由此感到他

是一个情感率真而丰富的人。在谈自己为何写《青蛙记》

时，那一段回忆三弟的文字非常感人。在前言中作者又

叙述了一个充满哲理的故事，来自毛姆的短篇小说《乞

丐》，一个当年胸怀大志的文学青年沦为了乞丐。他被这

个形象震撼了，“我不是担心自己生活上突遭不幸，沦为

乞丐，而是担心时间老人会把我所有的作品淘汰掉，那

么在精神上我将沦为乞丐，一无所无!时间老人是无情

的，公正的，多少显赫--fl寸的作品被他宣判为文化垃圾!

也有生前默默无闻的人。身后作品却得到时间老人的宠

幸，成了传世之作”。@这种谦卑敬畏的精神。把戏曲文学

创作当做生命一样的激情，正是郑怀兴取得成功的原

因，也将推动他走向戏曲文学事业的巅峰。

注释：

①②③④⑦⑧⑨①⑨郑怀兴：《戏曲编剧理念与实践》，

台湾文津出版社。2000年版。

(国黄周星：《制曲枝言》，《中国古典戏曲论著集成》第7

册，中国戏剧出版社，1959年版。

(作者单位：中国戏曲学院戏文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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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第24页)部戏的整体效果。纵观整场演出。

《月》剧的音响效果略显不足，如演员唱腔与伴奏音乐

关系比例的处理、背景音乐与演员台词的响度把握、剧

情中声效在舞台运用中的合成尺度，特别是唱腔、音乐

的悦耳动听(高保真不失真)等方面，都不能够完美彰显

剧中的音乐、唱腔之美，不能使观众在演出中感受到音

效带来的听觉艺术魅力。实际上。这些都是整台演出综

合效果不可失却的部分，也是决定一部戏成功与否的

重要因素所在。

一台成功的演出，不单是剧本、演员、舞台的组合。

还必须有声音效果的完美呈现，才能称得上圆满。按理

说。目前舞台声效在现代科技手段和先进设备的前提

下，达到一定的效果应该是不成问题的。这就给我们的

舞台工作人员提出了如何做好技术与艺术的有机结合。

如何做好舞台演出的二度、三度创作等诸多方面的问

题。因为只有这些诸多因素的整体完美呈现．才能给观

众带来全方位的现代戏曲综合艺术魅力的视听享受。

总而言之，在深化文化体制机制改革的今天，在国

有院团整体改企转制之时，作为一台二度改编的剧作，

《月》剧虽尚待完善，但一台风骨独显、意义深远的花灯

新剧已然立于舞台，它的魅力和价值毋庸置疑。我们期

望着贵州省花灯剧团的艺术家们在继承的前提下创

新，在包容的基础上吐纳，并相信在这种精神的牵引

下，以花灯为代表的地方戏曲终会走出文化困境、走上

发展超越之途，《月》剧的成功，便是最有说服力的例

证，更是一次极好的尝试!

(作者单位：贵州省文化艺术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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